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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那达慕”文化是一种复合型文化，是民族文化与地域文化的统一，是源于游牧民族文化符号的存续。

“那达慕”是地区民族特色体育文化的聚合，在新的国际背景，新的中国形式，新的传播技术，新的发

展思路中，在草原丝路中通过“那达慕”传播中国文化。通过“那达慕”文化平台进一步增强中国的文

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实现沿路国家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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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adam” culture is a composite culture, the unity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regional culture, and the 
existence and extension of cultural symbols of nomadic people. “Nadamou” is the aggregation of 
regional ethnic characteristics sports culture. In the new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new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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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 new dissemination technology, and new development ideas, Chinese culture is spread 
through “Nadamou” along the grassland silk road. Through the “Nadamou” cultural platform, Chi-
na’s cultural consciousness,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and cultural identity will be further enhanced 
to achieve common development and prosperity for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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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文化的生产是历史与现实的积累，对文化的传播融合要以尊重他的历史，他人的社会变迁为基础，

只有在尊重他国的历史与社会基础上，才能带来文化的传播，只有在社会变迁中找寻彼此之间的历史认

同点，历史相似处，才能带来文化的融合。文化无优劣，有的只是特色和内容，其中特色是源于本民族、

本地区特色文化，本民族本地区特色文化是区域人们的“精神家园”。 
何为“传播”，传播是互相交流，从大小、多少、喜欢等角度去交流，是彼此间把自己有的提供给

对方，通过物质的、信息的互换、学习、借鉴，达到一种过程。文化传播的初衷是以文化交流为手段，

促进双方的发展，所以关键是“双方发展”。传播如果只是单方面的那是倾销，双方面的才是发展。从

经济学讲，文化传播和文化交流就成为了一个巨大的超级市场。“那达慕”文化是体育文化中一个带有

民族地域特色的文化符号的存续，是世界上习得传承的民族特色文化之一。“那达慕”文化是随着历史

变迁发展壮大的，同时也是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历史进程中传播了“那达慕”中的文化，“那达慕”

文化的传播与传播的“那达慕文化，是在历史发展中传播，同时也在传播中逐步壮大了”那达慕文化，

二者的研究不可割裂。这也是本文论述的两个出发点。 

2. “那达慕”文化的传播 

2.1. 新媒体时代下传播 

在现代技术下如何进行体育文化的传播，“那达慕”文化及其产品如何去传播。数字化时代文化的

传播中在改变着人们的主体意识。“一带一路”中国的文化传播是建立在平等、和平、和谐尊重他人的

前提下进行的，是为了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而推广的，是优秀文化在所指中改造着主体意识的同时实施

对主体的重新构型。这种构型也是融合沿路国家民族体育文化，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中的集体展现，是

世界民族体育文化的直接接触。在直接接触中，通过“那达慕”文化的交流进行文化传播，在“那达慕”

文化交流中逐渐改变人们的主体意识和文化话语。在文化传播中，通过体育活动逐步增强文化传播中的

体育话语。其中体育话语可以在媒介话语、法律话语、形态话语、艺术话语、技术话语、美育话语中具

体标示出来，通过以上话语反映人类的“言说”，以“那达幕”文化展现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文化。 
数字化下的“那达慕”文化，从事实上、活动上、竞赛上彻底打破人类文化传承过程中的自然。在

人类命运共同体中，“那达慕”文化活动可以通过有效的民族体育文化的重组，对新媒体数字化下的作

用、意义进行广泛探索，实施跨文化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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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在文化互信基础上传播 

文化传播首先需要做的是打消沿路各国对本国文化安全潜在威胁安全的疑虑，打消沿路各国疑虑首

先要做的是，是坚持讲信修睦，坚持合作共赢，坚持守望相助，坚持心心相印，坚持开放包容为目的。

在“那达慕”文化交流与传播中建立国与国之间讲究诚信为本，在平等互利基础上扩大国家之间的开放，

通过“那达慕”文化平台，在文化经济领域建立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在“那达慕”文化传播交流中，营造更加和平、更加宽广、更加温馨的地区家园。在民族传统体育项

目传播与融合中保持保证沿路各国关系良好，友谊长青的土壤。各国之间通过民族体育交流传播与学习中，

交往多了感情深了，心与心才能贴的更近。在草原丝绸之路“那达慕”文化传播中，沿路各国都是以游牧

文化形成的丰富多彩、享誉世界的辉煌文明。虽然充满着区域多样性，但是沿路各国的多种文明在相互影

响中融合演进，为中国和草原丝绸之路国家人民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相互促进提供了重要文化基石。 
“那达慕”文化的传播与交流中，要严于文化传播的对意识形态攻击性。在体育活动的交流中，可

邀请沿路国家大型综合传播公司广泛参与，以示对沿路各国文化及体育文化的关注。另外，在进入到沿

路各国进行民族体育文化交流中，可以以沿路各国民族民间体育文化为资源进行商业化投资。从传播上

看，不仅表现中国草原“那达慕”文化，而且对沿路各国民族体育文化进行推广。在交流过程中，找出

彼此之间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共同点，促进沿路国家民族体育文化融合和加速发展[1]。 
为使沿路各国文化联系，文化认同更加紧密，更加深入，通过文化育化促使其他组成部分合作更加

广阔。可以创新体育文化发展模式，共同建设草原丝绸之路“那达慕”文化带，这是为各国间经济更好

的合作而进行文化先行，为经济的合作做更好更深的服务。 

2.3. “那达慕”与沿路各国民族传统体育融合发展 

通过“那达慕”进行文化传播时，如何设计出其“积极作用和正面影响”，“那达慕”是欧亚草原

游牧民族经过几千年的民族体育文化传播而形成的民族体育盛会，集会是为了纪念，是为了祭祀，是为

了……而形成的民族传统体育聚合体，在集会中最多的表演形式有赛马、射箭、摔跤……等。 
在通过“那达慕”与沿路各国文化进行传播中，文化传播的各方不总是在各方面竞争的对手。“那

达慕”文化在沿路各国传播中，应该在彼此影响中互相提升和促进。当今社会文化传播占据了文化交往

的主流。沿路各国民族传统体育璀璨夺目，各有千秋，在草原丝绸之路传播中，能以其为载体，扩大社

会文化接触、文化交流，以“那达慕”为载体形成各类传播手段。 
“那达慕”文化的传播是具体实践，是一件复杂的事件。沿路各国之间以“那达慕”进行文化交流，

“那达慕”是文化交流的载体。在当今文化交流传播中，“那达慕”通过民族体育内容进行具体的文化

接触，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它是在每个时间点上起决定性作用的，这种传播方式，如何能使其在中国“一

带一路”框架内持续发挥作用，深刻认识“那达慕”文化传播中的要件，那一定是体育的实质，“那达

慕”体育竞赛和表演是在公平公正公开中进行的，在交流中完全展现出沿路各国的民族传统体育，它没

有高低优劣之分，因平等交流而变得丰富多彩，用开放包容态度看对手。正所谓“五色交辉，相得益彰；

八音合奏，终和且平”。用体育实践的要求的目标去传播中华文化的主干，是文化传播的一种方法。在

体育特有的本质属性内挖掘民族体育促进健身健康文化价值，我们不能要求有着不同文化传统，现实国

情、历史的沿路各国都采用中国体育文化发展模式。 

2.4. 以“那达慕”文化促进中国文化传播 

通过“那达慕”在沿路各国传播什么样的中国文化，中国政府提出“文化走出去”战略，又进一步

提出“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中国北方草原传统体育盛会“那达慕”，在其形式文化与草原丝绸之路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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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很高相似度。文化的传播与工业文明加速传播是配套的，中国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取得了全球举世

瞩目的成绩。中国的改革开放进一步加大，并深化“一带一路”建设，同沿路国家一道，顺应时代潮流，

弘扬丝绸之路精神，以互联互通、产能合作、人文交流为支柱。在“那达慕”文化传播中，要传播一个

什么样的中国文化。如何向草原丝绸之路国家传播中华文化等等问题的思考和战略布局。在“那达慕”

文化建设中，在世界快速发展背景下不能丧失一个新时代建构中国文化的历史机遇。 
中国正经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发展过程，从强大国家向伟大国家发展过度的重要时期。

对于“那达慕”来说，其是为了欢庆节日向形成的一种欢聚娱乐活动发展，需要对其形成、支撑当今中

国传统体育文化进行反省，与中国历史文化与现实发展交相比照，综合沿路国家的思想文化，从中国的

视角出发，建构一个看待、阐释、处置沿路国家体育文化发展的新体系，要进一步解决两个问题，第一

将中国的主源文化之一草原文化织入欧亚国家格局而和谐发展[2]。第二将草原文化中的民族体育文化作

深入的挖掘和整理，丰富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那达慕”文化在草原丝绸之路沿路国家有其不同的称

谓特征，其内容有很大的相似和相同，草原沿路的蒙古国称为国家“那达慕”，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

非常重要的节日，是布里亚特族和亚库特族的传统节日，苏尔哈尔班节：“苏尔”被称为皮制的靶子，

“哈尔班”意为比赛，也就是说主题相近，发展的时间和地域也相似。 
新时代的中国现实问题下，中国思考的文化传播的思想建设问题，如何去传播中国文化。目前，中

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发展日新月异。在文化传播中各国主要以媒体和经济上的大发展推动文化

的建设，并走向世界的抱负。二十一世纪各国都清醒地认识到各级各类重大比赛的举办对精神上的认同

和系统的知识生产可有效的提供信心和勇气。在这样的强大的文化和文明叙事中，阻断了其他叙事，传

播了自己的文化，如 2008 年中国成功举办夏季奥运会之后，又相继举办了世界青运会，各类项目世界杯

赛，又积极筹备 2022 年冬奥会等一系列举办即将举办的赛事来进一步传播中国文化。“那达慕”是中国

草原体育文化发展中的具体承载体之一，有必要在国内定期举办沿路下的“那达慕”，一定把握好从新

媒体时代发展所提供的历史机遇，通过举办世界各级各类的文化形式和展示，从逻辑上思想上建构中国

视角下体育文化发展与传播的思想体系，那就是草原丝绸之路建设与发展体系，“一带一路”建设体系，

坚持合作共赢，倡导对话和平。 

3. 传播的“那达慕”文化 

德国思想家赫尔德在他的名著《人类历史哲学概要》中，给文化定位了三个基本特征，第一文化是

一种社会生活模式；第二他代表着一个民族的精华；第三文化作为一个区域文化他总是区别于其他区域

文化。文化的三个主要特性，因此而确立了文化的民族性、文化性、边界性。 
文化在发展中其主体性和空间性被逐步确认，草原丝绸之路“那达慕”文化的发展研究，还需追溯

到欧亚草原的历史长河中。据考古资料显示，“那达慕”中举办的赛马、射箭、摔跤等系列体育活动的

传承，有其自然和社会发展的人类进步需要，这需要研究早期欧亚骑马游牧民族的文化与生活，在草原

丝绸之路形成和发展中，骑马游牧民族常常是传递东西方文化的使者，他们与定居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与冲突是推动文化传播的主要力量。中国在历史上被称之为文明古国，是与中国物质文化丰富、先进分

不开的。自古匈奴是骑马游牧民族，历史上，在欧亚草原的东端，建立了强大的政体，以现今的蒙古高

原为根据地，他们创造了游牧与定居社会的文化传播，古丝绸之路自古有之，由于受地理条件的影响，

人类在传播文化和文明中，受到传播条件的限制。据蔡伟杰在“骑马游牧民族斯基泰与匈奴有何不同”

中指出：在今斯基泰共和国境内所发掘之斯基泰后期文化之巴泽需克(Pazyryk)遗址中，发现了中国的丝

织品与战国时代的铜镜，认为早在张鹭出使西域以前两三百年的时间，欧亚东西两端已开始进行文化文

明交流，强调了史前丝绸之路的存在极其重要作用，也说明草原丝绸之路的物质文化交流更加久远。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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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丝绸之路又称“草原通道”是最早出现的丝绸之路，至少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丝绸已通过游牧民

族传到了西方。从文化形式看，这条草原通道连接着欧亚两大洲，是文化交流交往互联互通的通道。考

古资料进一步说明了此通道在人类历史的交流中各地区对文化的传播有着重要价值，对于弘扬自身文化，

传播东西方文化文明交流是不可忽视的。并经过游牧民族利用马，传播东西方体育文化方面的得到了快

速提升。 

3.1. 游牧民族的传统体育的传播 

既然草原游牧民族在草原丝绸之路上进行物质文化的传播起到了决定作用，那么游牧民族的摔跤、

射箭、骑马术对中原地区的传播再所难免。如今“一带一路”下的草原丝绸之路“那达慕”文化传播对

沿路国家在民族认同具有统一性、系统性上不存在分歧问题，对中国“那达慕”文化传播与融合具有积

极性。 
自古欧亚这偏大草原上从文化发展到历史中的人的生活，有很多的相似的地方，在草原丝绸之路上

的人民、部落和国家都与欧亚大陆的族群和部落有着广阔的经济和文化联系。这些族群、部落和国家在

人类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因此研究“那达慕”文化在草原丝绸之路背景下的文化传播，离不

开研究欧亚草原上的族群、部落和国家。 
欧亚这片草原经历了中石器、新石器时代，这个时代居民主要以小型刮削器用来生活。由于流动狩

猎生活的增多，相应的出现人数不多的部落，部落为生存而进行着集体活动。集体进行着社会生产，这

一阶段出现了畜牧业和种植业两种社会生产。到了公元前 70 世纪人们开始使用骨器和陶器，人类开始利

用羊毛和植物纺线用于缝制衣物，这个时期开始出现了弓和箭(在蒙古考古)一书中有详尽说明[3]。 
在经历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大约在公元前 30 世纪，欧亚草原的牧人开始铜石并用。公元前

20 世纪初，欧亚草原的居民开始用铜、锡、铅，人类社会在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方面出现根本性变革，

并在考古中发现了马头骨。 
在公元前 20 世纪末到公元前 10 世纪初，欧亚草原上居民开始使用鹿石进行雕刻，上面刻有短剑、

战斧、矛、盾、弓、带箭的箭筒、马、羊、猛兽等。在蒙古、图瓦、外贝加尔地区、哈萨克斯坦、中亚

奥伦堡、易北河谷等地区，约在公元前 13~12 世纪，草原游牧民族开始使用马，并且开始有部落。部落

间对草原的土地使用有边界。公元前 8 世纪到公元前 7 世纪，欧亚草原开始出现铁器时代。这个时期整

个社会各个方面得到了普遍发展，整个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如果没有养马业就极难开发辽阔草原，

从公元前 10 世纪，养马业在欧亚草原迅速发展，利用马匹骑行和用动物驮运及驾车为经济发展带来巨大

的机遇，同时也促进了周边和地区人群的文化联系。据蒙古考古，青铜时代和早期铁器时代欧亚草原居

民饲养的家畜主要有五种：马、牛、骆驼、绵阳和山羊。这个时期有各种青铜的马具部件(环、马衔、箍、

带扣、服饰)，同时这时的岩画中也有骑马的图和场景。养马业是这个时期的重要方式，如果不骑马就不

能放牧，从多方面可以看到，马匹在游牧民族的经济生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公元前 5 世纪~前 4 世纪，欧亚草原中生活着两大部落联盟-匈奴和东胡，在公元前 3 世纪匈奴成

为最强大的部落。公元前 209 年，冒顿单于推翻其父头曼单于，建立了政权，并征服了东胡，西驱逐了

月氏，向南占领了汉王朝的土地。公元前 57~前 55 年匈奴内部出现内讧，匈奴国家一分为二，南匈奴在

呼韩邪单于的带领下与汉王朝建立了和平关系。北匈奴在郅支单于的带领下迁于中亚，在多瑙河附近建

立了统一国家，公元 93 年匈奴国灭亡。在蒙古考古的匈奴墓中，在内椁的内壁挂着丝质织物，在很多墓

主的生前用品中，有丝质衣裤和鞋帽。说明公元前 5 至 3 世纪，古丝绸之路就已建成，并进行着早期的

物质文化交流，古丝绸之路正是今天的草原丝绸之路，后期又经历了突厥、回鹘、契丹、蒙元等时期。

从历史发展的轨迹可以看到，草原丝绸之路，在经历不同的发展时期中，其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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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都有较多的共同特征。在现今欧亚草原地区的不同国家中，仍然保留着摔跤、射箭、骑马等民族传

统体育项目，在这些项目的体育文化形式也比较接近，“那达慕”这个称谓在中国、蒙古国和俄罗斯基

本是相同的，活动形式要求规则相近。 

3.2. “那达慕”文化与产业的融合发展 

任何物质上的强盛都不能替代内在精神的完善，目前，中国的经济发展得到全球瞩目，丝绸之路是

历史留给人类的财富，中国倡议“一带一路”是追求世界和平发展，共同繁荣，是在中国经济发展进步

上在草原丝绸之路发展中，与世界各国分享，同时，强盛的物质财富能引起爱慕、兴趣和景仰的精神文

化。在草原丝绸之路发展中，进一步通过“那达慕”文化传播中国文化，提高沿路各国的文化融合。 
有人类就有传播，通过符号和行为系统进行传播，“那达慕”文化可以被认为是人化的行为系统。

通过“那达慕”的举办，使媒体跨产业和文化两大领域进行传播，“那达慕”文化传播事业从政府、民

企、个体、民间、零散的信息向大规模产业类型转化，成长为一个能够贯通和影响其他产业类型，成长

为一个影响力不局限于体育产业领域的文化工业，成长为一个不仅提供信息平台，还通过“那达慕”期

间媒体化打造成为直接影响沿路国家人民思想的文体产业平台。 

3.3. 形成“那达慕”文化独立的特色平台 

“那达慕”作为沿路文化交流和传播平台之一，一定会产生一种新知识。随着社会的发展，对知识

的不断挖掘和重视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一直进行的。在传播中国文化中，阐释中国和中国阐释世界是一

种在沿路国家可以通过“那达慕”来传播，进行新知识生产，把“那达慕”文化传播实质定到这个层面

上就从学理上为民族传统体育实践操作中找到了理论依据。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建设

不是孤单的行为。是中国国际化后普遍性的文化自觉运动，文化建设的结果。文化传播，首先建立在“文

化自觉”，是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文化选择的自主性。文化自觉

之后就是要发现一些问题，思考一些问题，研究一些问题，预见一些问题，解决一些问题。“那达慕”

文化自觉，是朝向文化平等协商共存共荣目标的必要阶段。与“一带一路”的建设原则共商、共建、共

享相适应，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的促进。 

3.4. 在话语体系中传播“那达慕”文化 

“那达慕”文化是一套别具特色的话语体系，拥有着自己特点的内部机制和权力。当“那达慕”被

社会文化整合后，会形成在社会文化传播的新的文化组合、文化体系，当一些不同文明组合的人坐在一

起进行交流时。双方的文化冲突、文化问题会得到彼此文化关切、文化认同。从当前“那达慕”文化建

构来看，在草原丝绸之路建设中，文化传播在不同民族间的各种形式的文化体育活动，每一国家一个群

体都应因渠道的不同而建立其各自的理解体系，从而开辟出一条理解的路径，这种路径就可以成为文化

传播的大道。 
文化传播过程中，不同类型的媒介可以推动特定目标的实现。“那达慕”文化在沿路传播中的媒介

是多方面的，体育活动有赛马、射箭、摔跤、民族舞蹈、布鲁、民族棋类等多种形式，在各类体育活动

中还有各类的文化样式，如赛马，不论赛马的各种距离，只论赛马的骑乘器具的民族式样，花色形式各

异，带有本民族的文化气息，还有骑手的服饰文化等，是不同的个体用以区别与自我和他人的文化。赛

马运动之间的接触，首先是上述介质的接触和跨越，从而实现“那达慕”文化主体、主体文化的跨越。

当今中国文化的传播向一个快速发展时代迈进，也是一个需要世界认识跨文化理解到认同的时代，“那

达慕”是文化传播的介质之一，其中还有草原丝绸之路中沿路各国的传统体育项目，这些项目从组织形

式、运动员着装、器具制作、习俗等文化主体。在沿路国家交流中获知其文化传播的具体效果。沿路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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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融入到“那达慕”活动中时，其自身的文化和文明要素将奠定文化传播中的基调和效果，这些不同

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形式、不同特征的民族体育项目，通过“那达慕”文化传播过程中，推动文化传

播与融合的进一步实现。 

4. “那达慕”的现代化传播 

4.1. 现代化下的“那达慕”传播 

施拉姆称文化传播“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工作”，社会学家查尔斯·科利认为，文化传播是“人力关

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机制，是一切智能的象征和通过空间传达它们和通过时间保存它们的手段”。本文

对文化传播进行思考有三：文化传播的发生是要有传递介质；其次，文化传播是社会文明发展中人类所

形成的有意义的文化符号，是人类精神追求和精神家园；第三，文化传播反映在人们生活方式、生产方

式、娱乐活动、民族特征。文化传播中对人类发展中的部落、族群、地区和社会，在一定的时间和历史

轨迹中具备传播的文化因子，当这种因子被激发或认同后形成有效的方式，传播在所难免。 
文化对人的行为方式、思维模式具有塑造作用，在一个部落、一个族群、一个社会、一个国家里，

一定会凝聚着并区别于其他部落、族群、社会、国家的介质符号特征。“那达慕”文化形态的内容，是

由欧亚草原地区的摔跤、骑马术、射箭术等聚集形成的体育文化聚合体。在草原丝绸之路传播过程中，

因其产生的地域与生活方式与“那达慕”文化中的体育项目有关。 
人类进入十九世纪后，伴随着士报、广播、电视等媒介逐渐成为媒体业，二十世纪末，开始有纸质

文本传播向模拟技术发展，向电子文本传播。进入二十一世纪人类的传播技术由数字技术 2G、3G、4G
向新一代蜂窝移动 5G 通信技术进行了革命性变迁。文化的传播也开始进入了新时代。“那达慕”文化

中有许许多多介质通过数字化传播，可使其文化传播更加迅捷，更加吸引人们眼球，使更多人参与其中、

享受其中的文化，“那达慕”文化的形成直接效果，从传统状态向现代状态转型。 

4.2. 通过中国的“文化自信”中传播“那达慕”文化 

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中国正经历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文化自信”，在对内对外文化变迁

中，如何培育“文化主体”构成中国“文化自信”，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如何展现在国际上的文化地位[4]。
在沿路国家如何去构建中国文化的传播，在传播中我们将怎样面对西方文化意识形态，中国文化在走出

去的背景下，如何面对这样的针对性。“那达慕”是草原游牧民族形成的历史文化符号，在沿路国家对

民族文化、民族体育文化的融合生活方式认同、体育活动形式认同、现实认同中。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当

下，为确保经济和政治上的可持续发展，需要的是文化传播战略。欧美发达国家在经济强大后，是以文

化之强大的大网撒向其他国家，在文化传播中没有传播战略，有的只是把所有尽收其网。中国的文化传

播战略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4]。坚定相互支持，做真诚互信的

好朋友。加强务实合作，做互利共赢的好伙伴。以更宽的胸襟，更广的视野拓展区域合作共创新的辉煌。

“那达慕”文化是中国进行区域文化交流的媒介，在草原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中，如何在中国文化传播

的体系中发展壮大，如何凸显出其现实和战略意义。“那达慕”文化的传播，在草原丝绸之路发展中不

仅仅是一种国际传播，或者是民族体育文化传播，更应该是一种文化传播，民族体育的交流学习练习经

验，融合本地区本民族的特点取长补短，相互学习。创造新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进行新的民族传统体

育活动内容的编排、组织等，经过习得传承在进行体育文化的传播。 

5. 结论 

综上所述，“那达慕”在草原丝绸之路沿路国家中进行文化传播的前期是有基础的，是可以在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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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民族传统体育中找到共同特征。通过“那达慕”活动，可以加深加强沿路各国的互学互鉴，互利共

赢。通过“那达慕”这个民族认同的平台，深入开展教育、科技、文化、体育、美术、卫生、考古等领

域的合作。通过地源文化优势，携手打造草原丝绸之路合作平台，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草

原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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